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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高洪艳

两个月前，身为唐山市丰润区保强钢铁有限公司董

事长、新疆冀丰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志强刚刚获得

了“中国诚信民营企业家”和“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的

荣誉称号。两个月后，他却陷入携款潜逃的跑路疑云。

8 月 6 日，“一家生产型钢铁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已失

踪”的消息被传得满城风雨，经数位相关债权人确认，涉

事者正是陈志强。

钢铁工业重镇唐山遭遇了一场行业“地震”。

8 月 13 日，唐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外公布，跑路

至菲律宾的陈志强已被菲律宾警方抓获，并将押送回

国，因该案涉及集资人员众多，不排除被定性为非法集

资或集资诈骗犯罪的可能。

目前，陈志强“民间集资 3 亿元，银行欠债 8 亿元”的

消息尚未经证实，却已从唐山钢铁圈不胫而走。而据记

者了解，仅唐山地区，经陈志强及保强钢铁向外直接借

款、以及多级借贷的关联人数已经多达 1000 人。

深圳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特力告诉记者：“老板

跑路已经不算新闻，令业内颇为唏嘘的则是，在现有公

开的消息层面上，这是跑路风波首次从此前的钢贸圈，

转移至实体钢铁生产企业，从钢贸商转移到企业家。中

国钢铁行业正在经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徐特力所说的“最困难”，被钢铁行业人士解读为：

早已填满未来增长空间的行业高产能、压力日重的负债

和融资成本、低迷不振的市场需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

恐慌预期。

借债心慌慌

将近 60 岁的韩师傅本来心脏就不好，最近更是总

“心慌”，带着些许不甘心，他告诉记者：“卖了 20 多年钢

材，就没赔得这样惨过。”韩师傅和当年从物资供应局一

起“下海”的同事朱先生和郭先生在河北省衡水市经营

钢材生意，这个“铁三角”在当地小有名气，省内外很多

产钢大户都是通过这三人将产品输往衡水市，衡水的很

多用钢企业也经常找这三人提货。但是，今年年初，“铁

三角”解体了。

韩师傅告诉记者，去年上半年，他们三人挣了些钱，但

是去年 6 月份至 9 月份，生意明显不好了，钢材价格急转直

下，很多存钢压在货场卖不出去。“去年年底一结算，我们仨

傻眼了，亏了 50多万元。”韩师傅说，“大家都看出形势不好

了，所以把账一分，老朱和老郭就‘告老还乡’了。我不服气，

说一个人再折腾几年，没想到，还是栽到这波行情上了。”

据韩师傅介绍，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他个人往生意里

投进了 300多万元，忙活了七八个月，总算看到了销售利润

3.5 万元。“可十七八万元的利息还不知道能不能筹到呢。”

韩师傅告诉记者，钱是从信得过他、他也信得过的朋友那

里借来的，月息 1%至 2%。

“因为是在‘信得过’的圈子里筹的钱，利息算是低

的了，否则，5%的月息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据记者了

解，目前银行贷款 6 个月以内的年利率也仅为 5.6%。为

什么不去银行借款呢？韩师傅解释说，银行对给他们这

种贸易商发放贷款设定了诸多限制。“申请抵押贷款算

最简单的了，但是，住宅房屋无法抵押，只能用存款或者

商业店铺做抵押。而且，在给商业店铺做资产评估的时

候，银行根本不会给出很高的评估价值，授信根本无法

满足我的投资需求。”他说。

所以，借了利息不算高的“高利贷”的韩师傅正在盘

算着年底还利息的事情。“如果实在无法偿还，就只能拿

一套房子抵债了。”他说。

卖钢没人气儿

好搭档朱先生与郭先生“金盆洗手”，并没有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韩师傅继续做钢材生意的心气儿。不过，对

于很多钢铁企业来说，贸易商散伙可是一大忌讳。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王强

解释说：“少了钢贸商这些钢铁市场上的活跃分子，行业氛

围会一下子冷清很多。这个市场，也需要‘人气儿’。”

不过，记者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路附近的钢

材交易市场了解到，原本热闹的市场不似往昔，货场空

地杂草丛生，很少有人走过的样子。而货场周围一些贸

易公司的招牌早已破败，有的甚至在门上直接挂上了写

有“转租”、“招租”字样的牌子。

记者按照某块牌子上留的联系电话打过去，商家很直接

地告诉记者：“生意做不下去啦，关门啦。”该商家表示，今年春

节过后，钢材价格便一路下滑，平均每吨下滑了三四百元。

王强告诉记者，以螺纹钢为例，目前螺纹钢市场现

货价格为 3600 元/吨至 3700 元/吨，大部分钢厂的报价

均在每吨 3800 元以上，产销市场形成了价格倒挂。

“钢铁贸易商为了消化场内库存不得不赔钱销售。

但即便这样，也还是提振不了市场需求。钢材贸易的传

统模式就是‘低进高出’，现在需求量骤减，贸易商只能

停止入货，时间久了，只好散伙或关门大吉了。”韩师傅

也表示，“以前有客户找我买钢材都是四五根地买，但现

在都是一两根试探着买，一是因为钢价处于下行周期，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降价了，谁都不会多买钢材存着用；

二也是因为对方实在没有那么大的用钢需求。”

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康顺法告诉记者，和

中国很多行业一样，前几年的钢铁业呈巨幅增长，钢铁

产量 5 年内增加了 63%。但是，这样的放量增长并不是

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国内大力发展房地产和修建

高速铁路等原因。现在国家实施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

策，铁路、公路建设也在放慢速度，所以，今年上半年，这

些下游行业用钢需求明显放缓。

炼钢难减产

然而，需求不旺、价格持续低迷的疲软钢市并没有浇

灭钢企的炼钢热情，今年上半年，国内的粗钢产量仍是不

降反增。根据中钢协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

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1.8%，同期，会员企业粗钢产量同比下

降 0.1%，但非会员企业产量却大幅增长了 12.9%。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份，国内粗钢

产量环比增长 2.5%，至 6169 万吨。“这一数据并未显现 7

月开始的钢企检修减产效果。”王强指出。

同样，持续亏损的局面和持续攀升的库存也并没能

促使钢铁企业减产。钢联资讯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7

月中旬，全国 76 家重点钢铁企业钢材库存 1245 万吨，直

逼今年 2 月中旬创出的历史最高库存 1246 万吨。业内

人士曾形象地说，国内钢铁库存量可以建 371 个鸟巢，

111 座央视大楼。如果算上目前 2 亿吨富余的钢铁产

能，还可以将国家目前的高速铁路线重新建 40 次。

不过，王强解释说，由于炼钢所用的高炉要持续保

持在 3000 度以上，如果熄灭高炉，炉中的耐火材料将全

部报废，所以炼钢高炉要始终保持生产，从而也导致钢

材库存逐步升高。

康顺法提示说，只有钢企一直维持生产，才能顺利

得到银行贷款，而且钢铁行业竞争激烈，为了保住市场

份额，钢厂也是宁愿降价、亏损，也不愿意减产。“当然，

也不排除目前的钢铁价格尚未跌破一些钢企的边际成

本线，很多大中型钢企仍然有微利可图，所以更不会停

工。”康顺法补充说。

值得注意的是，7 月 9 日，工信部公布了 2012 年 19

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名单，钢铁业名列其中，但淘汰

落后产能的同时新增的产能却在继续扩大，出现了产能

越淘汰越多的怪现象。

对此，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合伙人、副总裁包仲南解

释说，目前，国家对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主要是以高

炉容积为标准，最初规定要淘汰 300 立方米以下的高炉，

之后标准又提高到 400 立方米。很多企业由于担心未来

淘汰落后的标准再度提高，淘汰小高炉后，往往也会上

尽可能大容积的高炉，这样也导致“减量置换”变为了

“增量置换”，反而造成了产能越淘汰越多的实际后果。

编者按：唐山保强钢铁有限公司老板陈志强的跑路，在钢铁工业重镇唐山

引起了一场“地震”。而这场“地震”的余波，正通过唐山钢铁业界企业间的连

环借贷链条不断传导蔓延。

近两年，国内钢铁业接近全线亏损，部分钢企挣扎在生死边缘。现在，跑

路现象已从钢贸圈传导到钢铁生产企业，中国钢铁行业正在经历最困难的一

段时期：早已填满未来增长空间的行业高产能、压力日重的负债和融资成本、

低迷不振的市场需求……多重不利因素下，钢铁业界期盼却又畏惧的调整，或

将以付出残酷代价的方式，拉开淘汰博弈的序幕。

钢铁业日子难熬 跑路风波及实体企业

钢贸业危机 再搅融资浑水
“从半年前温州钢贸商老板的跑路事件，到近日的

唐山钢厂董事长失踪，从钢贸圈到钢铁生产企业，跑路

事件透射出钢铁企业经营的寒冬效应正在扩散。”天津

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康顺法直言，唐山保强钢铁集

团资金链断裂最主要的原因是陷入高额的民间高利贷

借款漩涡。不容忽视的是，从银行直接贷款很难，大部

分钢企都是依靠民间集资，个别企业间又互相借款，这

在钢铁圈子里十分普遍，所以，钢铁业界企业间的连环

借贷关系隐藏着诸多风险。经济增速下行时，隐藏的潜

在矛盾或问题往往会逐渐显现。

在行业遭遇极端严寒和银行融资通道快速逼仄

的双重挤压下，留给钢贸企业的空间已越来越小，钢

铁业界期盼却又畏惧的调整，或将以付出残酷代价的

方式，拉开淘汰博弈的序幕。

过去几年，无论是商业银行、钢铁贸易平台提供

者，还是担保公司，都不约而同地对做真实贸易的钢

贸商在各方面进行扶持。但是，最近，钢贸商却越来

越多地承受着来自上下游产业的挤压，并在不断上涨

的融资成本的打击中败下阵来。

上海钢铁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周华瑞介绍说，当钢

贸商挤破头抬高条件从各大钢厂拿到某区域代理合

同时，还来不及高兴，严峻的市场价格倒挂就把他们

推向不归路。艰难的抉择使他们进退两难。放弃或

是完不成销售合同，钢厂的保证金如何索回？完成销

售获得奖励的愿望迫使钢贸商在销售过程中采取了

许多让利、垫资等非常规的贸易手段。而与此同时，

下游施工企业又拖欠货款，应收账款周期被无限拉

长，钢贸商受到钢铁生产企业全行业亏损以及市场需

求萎缩的双重挤压，资金链条愈加紧张。

在康顺法看来，银根收紧的背景下，银行不断上

涨的融资成本成为压垮钢贸商的最后一根稻草。“为

了能够保持在银行的信用记录，很多钢贸企业或贸易

商不惜拆了东墙补西墙，利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最终超过了承受能力。所以，钢铁业界才屡屡发

生老板跑路的事件。”他说。

据记者了解，今年 4 月底，银监会办公厅曾下发一

份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时调整钢贸行业信

贷方向和政策。与此同时，各大商业银行在钢贸风险

初露端倪时为了防控风险，对钢贸商施行了紧急收贷

政策。据上海钢铁服务业协会初步统计，从年初到目

前，银行对钢贸商融资规模收缩了 25%以上，尤其是今

年一季度以来，银行借口信贷结构调整，提高了企业

贷款授信门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避免资金链断裂，钢贸厂

商从银行贷不到或者贷不足款时，互保联保便浮出水

面。”深圳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特力介绍，互保是两家

企业相互做担保，而联保则往往是三至五家企业相互担

保。在部分银行信贷中，这种互保和联保往往趋近于纯

粹的信用担保，并不辅助于抵押物等其他风险控制手

段。从前几年开始，互保和联保被视为在缺乏足够抵押

物时能有效解决融资难题的一个好办法。这种商家或

者个人彼此互为担保的模式，将银行的放贷风险降低

了，却将钢贸商捆绑于复杂的担保关系中。

刚刚受理了一桩企业联保出现违约的案

件，徐特力深有感触地说：“‘保则多家，伤则

一群’，互保联保是一把双刃剑，在危机面

前，负面效应伴生而来。”

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眼下，钢铁

贸易业 10 多年建立的诚信联保系统正

受到严重冲击。记者了解到，今年 5

月份，南京下关区一位年仅 35 岁的

钢贸行业女老板自杀，被疑陷入

“融资黑洞”，钢贸行业困境引起

多方关注。6 月份，银监会再次

发布对钢铁行业的风险防控信号，警告银行要警惕向

钢材贸易商放贷。在紧迫的形势下，上海钢铁服务行

业协会与福建省周宁县上海商会联合发出致上海市

各商业银行的公开信，建议银行对钢贸企业区别对

待，不要一味限贷。7 月份，公开信引起上海银监局注

意，随后，民生银行、深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

等 4 家银行上海分行伸出援手，表示给予钢贸企业的

贷款总量不变。

公开信发出一个月后，在上海的钢铁贸易商们似

乎喘了口气。然而，喘息未定，多家银行多纸诉状又

将亟需“输血”的钢贸企业推至风口浪尖。近日，记者

从上海法院网公告得知，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

行、杭州银行等银行的上海市分行及多家支行以“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保证合同纠纷”等理由起诉上海

20 余家钢贸企业。

徐特力分析，银行将钢贸企业告上法庭，这种事

情并不少见。从银行方面考虑，完全收紧不放贷极有

可能换来所有钢贸企业资金链断裂，出现大量逾

期违约贷款，行业系统性风险必然发生，银行业坏

账将大幅增加，而受联保互保牵联，正常经营

的钢贸企业也将破产倒闭，上百万从业

人员面临失业，正常金融秩序遭

到破坏，商业银行也陷入

两难的境地。


